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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是一块巨大的磁铁
路过此地的江水，速度一再缓和
仿佛嘉陵江的水流着流着就静止了
像一个人正在歌唱
唱着唱着，歌声就飞到云端若有若无
而江底的鹅卵石上
已经覆满厚厚的青苔，厚厚的时光

远一点的缙云山静若处子
怀抱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怀抱着李商隐曾经写下的诗句
沿着缙云山步道，我一步步向上攀登
在幽幽翠竹与参天古木之间行走
卸下尘世的疲惫
点一盏心灯，点燃内心的宁静无限

行走北碚，我必须放慢脚步
行走西大校园，我必须屏住呼吸
这里的每一粒土都光芒闪烁，每一株植物
都学识丰富。在这里
要学会呼吸英雄的气息。走在他们
曾经走过的路上，我念着英雄们的名字
卢作孚，郭沫若，袁隆平，向仲怀……

北碚的美是宁静的美，像水
也像山，更像这些时代的英雄们
在时光的流逝中，这样的美不断堆积扩大
北碚的美是辽阔的美，也是持久的美
由美而筑起的一个崭新的北碚
屹立在每一双明亮的眼睛面前
而这样的美更在我心中，我心中的北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北碚的美
是宁静的美

■杨 康

闲暇之时，常到这条公路边散步，时不时
也有仿佛回到了北碚梧桐街的错觉，宁静，悠
闲，舒适，惬意，感觉甚好。

其实我真不知道这条街的正式命名叫什
么，或者我认为的这条街道，根本就不只是一
条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从第一次经
过到现在，我都叫它梧桐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西师求学，从当时的
后校门进入北碚城区的那条街道，两旁种植着
梧桐树。初次见到，并不识得这是什么树种，只
是觉得有些特异，与许多树竖直挺拔不同，呈现
出横向婆娑。有同行者告知，这是法国梧桐。

事实上，梧桐树这样的身姿，并非源自天
然，而是人工修剪所致，不求其高大成材，只
愿其多姿成景。作为风景树，这些法国梧桐也
的确把这条街装点成了北碚城区最美的风
景：夏日绿荫掩映，心生凉意；秋冬时节，满眼
金黄，心生暖意。

求学期间，交通不便，囊中羞涩，极少去
其他主城区玩，闲来无事，最喜欢去北碚城区
的梧桐街溜达。有时走在绿荫遮道的梧桐街
上，常有在老家韩家坝行走的恍惚感。贯穿韩
家坝的一条机耕道，两旁种满了泡桐树，树干
挺拔，枝繁叶茂，记得我曾在作文中写过得到
老师表扬的一段话：站在学校的高坡上，已看
不见穿过坝子的机耕道，它被两旁的泡桐树
所遮蔽，微风吹过，只见一条绿色的长龙在坝
上蜿蜒游动。虽然梧桐与泡桐是完全不同的
树种，但似乎也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产生联
想或错觉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走在这梧桐

街上，能感受到如同行走在家乡的舒适与亲
切，即使牵强一点又何妨？实际的情况是，与
光秃秃的街道相比，绿树掩映的街道，不仅美
观宁静，而且闲适惬意，怎能不叫人心驰神
往，流连忘返。

当然，吸引我常去梧桐街的，还有散落在
这条街上的三个“人文景观”：新华书店、邮
局、文化馆。尽管学校里的图书馆有各类藏书
供借阅，但再大的图书馆，也会因各种原因而
不可能把所有书籍都网罗其中，再者说，即或
想将新出版的书籍一网打尽，毕竟还要经过
一段时间，不如自己去书店先睹为快。于是，
到梧桐街旁的新华书店选购自己喜欢的书，
或者随意翻翻蹭书看，就成了每次到梧桐街
闲逛之后必须干的正事。邮局，不仅是寄信的
地方，其零售的一些报刊，也常常让我驻足浏
览，比如《大众电影》之类的影视报刊，掏钱买
肯定是不可能的，免费翻阅却又乐此不疲。至
于文化馆，平时尤其是白天很少去，一般都是
晚饭后偶尔去梧桐街散步，因听说文化馆里
在放录像，才会钻进去。那时影视作品少，港
台的录像片颇受追捧，特别是武打片。当时不
少香港武打片就是在文化馆看的录像，除此
之外，文化馆也放映连续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化娱乐活动的多
样性与丰富性，自然与现在相差十万八千里。
课余时间，除了看看闲书、吹牛聊天外，三五
成群或独自一人去压马路，几乎成了大多数
学生既百无聊赖又十分热衷的爱好。而我只
要逛出校门，十有八九都是奔梧桐街而去。之

所以对这条街情有独钟，除了上面所说的各
种原因外，其实还有作为一个男孩子不愿轻
易与外人道的小秘密。重庆的夏季长、太阳
毒、天气热是闻名遐迩的，防晒自然是令人极
为头疼的事。女孩子出门，打一把遮阳伞，更
显风姿绰约，引来不少艳羡的目光。倘若一个
男孩子外出，也打一把遮阳伞，那引来的目光
就必然有些异样：一个男娃儿，咋这么母兮兮
的呢！但要显示出男子汉气概，却是要吃些苦
头的，因为头顶上紧盯着你的火辣辣的太阳
绝对不是吃素的！所以，梧桐街上的一棵棵梧
桐树像撑开的一把把绿伞，自然天成，不露痕
迹，就化解了尴尬，维护了颜面，让我走得轻
松自在。有如此贴心的默契配合，不在这条路
上多走几个来回，真心觉得不好意思。

那时候还没有大数据的概念和意识，当
然现在也就不敢妄言我在梧桐街上走过的脚
步串起来能绕地球多少个圈。但是，有一点是
确定无疑的，即使北碚有不少令人赞叹的历
史遗迹、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而真正让我念
念不忘的却是这条梧桐街。毕业后，尽管很少
回北碚，可梧桐街的景象却像幻灯片一样时
不时地在梦中浮现。后来我入住的小区外面
的公路两旁，也种植有成排的法国梧桐，真有
些喜出望外，打心眼里感激那做景观规划和
树种选择的人。闲暇之时，常到这条公路边散
步，时不时也有仿佛回到了北碚梧桐街的错
觉，宁静，悠闲，舒适，惬意，感觉甚好。

（作者单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社）

两江创新高地
生态宜居北碚

知名作家看北碚
作品选登

梧桐街
■刘 冲

春意渐渐深浓，不知不觉间，蔓延到了餐桌之上。
春天的餐桌如同春天的景色一样，就算没有鸡鸭鱼

肉，山珍海味，也要比往常来得更为丰富一些——因为
几样新鲜时蔬。

要说春天的时蔬，必定绕不开韭菜。韭菜四季都有，
唯独春天的韭菜最受古今吃货的喜爱。“一肚子不合时
宜”的苏轼先生，遇着春韭算是合了他的心意，还为此写
了不下十首诗词。在他之后，陆游、辛弃疾、郑板桥也颇
好此道。现代人多半已经没有了吟诗作赋的闲情，不过
对于饮食一道的热情倒是一以贯之。韭菜易种，也易做
菜。春天到了，随随便便用菜刀割一把来，与鸡蛋、与小
黄鱼炒在一起，味道好极了。

除了韭菜，市场里的菜蕻、草子也是前脚接后脚地
被摆上摊头。这些蔬菜价格都不高，只要想吃，每个人都
买得起，而它们的味道，各有各的好处。农村有地的人都
知道，想要吃得鲜嫩，菜蕻只宜取其嫩茎以上部分食用，
但其余部分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可以说很有用处。它们
如同一个再生机器，前一次摘完菜蕻才两天，新的又长
出来了。菜蕻的色泽与一般青菜无异，做法也显单一，却
让人百吃不厌。草子亦是如此，翻炒几下即可食用，照样
让人念念不忘。草子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紫云英”，
至于得名的由来，想来是因为它开起花来多是紫色。据
说草子老了，还是春耕时节壅田的肥料。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春笋陆陆续续地长成，有的覆
埋在泥土之下，有的已经将脑袋拱出了土层，等待着人
们拿锄头去挖。就味道而言，春笋不及冬笋好吃，但它用
来炖肉却是最好的。放上调料之后，将笋与肉放在一个

锅里烹煮，肥肉的油汁会慢慢渗入笋里，而笋的鲜味亦
会充盈整个汤锅，最终达到“肉不腻，笋不呛”的效果，若
是将之埋入碗底，定能多吃两碗饭。而且春笋和菜蕻还
能被晒成干，放在瓶子里储存，它们也因此成了老人们
寄给远行家人的两样礼物——想来，当身在异地的亲人
闻着熟悉的香味，吃着熟悉的美味，应该会想起远处的
家乡和家人吧。这当真是：盘中有菜，味甚美，心中有家，
亦甚美！

如果说韭菜、菜蕻、草子和春笋还可算作是家常蔬
菜的话，那么香椿、荠菜、马兰头则可称之为这个时令的
野蔬了。称其为野，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刻意种植，只要时
节到了，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

东风一起，桃花树下，乡间路旁，到处都是荠菜和马
兰头。你只需拎着篮子、拿着剪刀，去到乡下的路边、田
边，去到一棵李树或者桃树之下，蹲下身子，便能收获许
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菜市场。荠菜和马兰头本是有
些药味的，但当它们在锅铲和油盐酱醋的合力烹饪下，
药味就变成了一种淡淡的独特香味。与之相似的还有

“树上蔬菜”香椿。
香椿的椿左边是木右边是春，估计造字之人的本意

便已认准了香椿是春天才有的木头吧，而我们食用的部
分是香椿的芽尖，也叫“香椿头”。作为食材，香椿必须选
择新鲜的嫩芽，否则不宜食用。当宛如玛瑙的香椿头与
金黄色的鸡蛋炒作一处，愈添食物的色香味，夹一筷来
吃，松软可口，令人欲罢不能。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春天的时蔬还有许多。正因为
多，筷子轻动时，仿佛整个春天都在我们舌尖了。

端着春天上餐桌
■胡倩妮

我站在书房的窗前，欣赏书法好友给我写的一幅白居易的
《钱塘湖春行》，忽然看到一对小燕子在窗前一闪而过。“几处早
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按说这个时候，还不是小燕子来家的时候，也许是今年立春
早的缘故，窗外的柳树刚刚泛出绿意，性急的小燕子就迫不及待
地来我家筑巢了。这一对小燕子不知道是不是家乡的那对，哪怕
是它们的儿女也好啊，我们也算老乡了。

“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小燕子真的很念旧，年年会来
旧地筑巢，而且都是成双成对，相伴而飞。“燕燕于飞”，家乡人一
直把小燕子作为祝福爱情的象征，大加歌颂。同时，它们还是哺
育子女的光辉典范，我收藏了一本六十年前的初中课本，第一课
就是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小燕
子慈母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为之动容。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燕子不像鸽子，嫌
贫爱富，总爱往瓦屋上飞。记得我小时候，家乡小巷中，年年春天
夏天都有小燕子飞来飞去，它又尖又长的翅膀一掠而过，在夕照
中捕捉蚊子，寻觅青虫，忙忙碌碌，为儿女准备晚宴，准备美食。

来城里后，我就很少见到小燕子了，记忆中有一年暮春我去
曲阜，在孔庙的雕梁画栋间，我见到了久违的燕子。珠帘绣户，衣
香鬓影，在游人如织的孔庙，却有紫燕穿梭，让人终生难忘，那真
是一派升平富贵，难得一见的景象啊，与山乡陋巷、斜照颓垣间
的燕子相比，各有千秋。

小时候，母亲在我家草房里的堂屋后墙上插两个高粱根子，
小燕子年年都在上面筑巢，弄得我家条几头上都是小燕子屎，母
亲天天打扫，不气也不恼，因为在母亲心目中，小燕子只在和睦
的人家筑巢垒窝，只在善良的人家生儿育女，不和谐的人家，小

燕子是不会光顾的。事实上，小燕子对自己生活和居住的环境，确实非常讲究，空气污染
的地方，它们绝不会去，更别说在那里生存了，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里很少见到小燕子的
真正原因。高楼大厦挤窄了蓝天，工业废气污染了空气，“旧时王谢堂前燕”，也飞不到咱
们“寻常百姓家”了。

几天的探访，那对燕子决定在我家定居了。它俩开始忙着给自己的新家衔泥啄草，
叽叽喳喳地呼喊着，来来去去地飞舞着，匆忙的身影穿梭在一条条小巷之间，一个新泥
构筑的燕子窝，稳稳当当地镶嵌在我家的走廊上，不久的将来，一只只小脑袋就会在这
个窝里探头探脑，我经常去的公园积水的坑洼里，会有它们嬉戏的身影，城郊那高高的
电线上，也会被它们点出一串串漂亮的音符。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今年小燕子来得这么早，说明我们居住的地方还
不错，空气清新，环境优雅，也许它们就是家乡那对小燕子。

谁
家
新
燕
啄
春
泥

■
刘
绍
义

人们常说春天去赏花，其实有的花很难随意赏
到，如玉兰、虞美人、四季海棠、月季、、樱花等，翻过
几座山，跨过几道岭，如果不是巧遇，或在专门种植
的园林，打起灯笼火把也难寻觅到几株株几枝枝几
朵朵。油菜花则不同，无论是公路两边，还是山路周
围，即便在繁华城区与广阔农村的接壤带，除了房屋
建造需要，只要有大块土、小点泥的地方，油菜花都
能就此生根、发芽、长枝、长叶。看吧，田土里、山坡
上，到处生长着一丛丛、一畦畦、一片片波波相连、朝
气蓬勃的油菜花。油菜花们像阳光在滑翔，以一望无
边的美丽，大气魄注满空地、荒凉，油菜花在春天大
声高呼：“我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是春花的主力，我
们是春天的潮流！”

我庆幸没有过早把油菜花写出来，写早了，不免
流于肤浅，浅尝辄止，那样，缺失了很多体现油菜花

有条不紊实质性的精彩。去春到今春，我用油菜花一
个开花结果季节年的时光，一次次幸会、约会、拜会
油菜花。我二月底三月初到鹅公山乡、永兴黄庄村等
处，看到油菜花争相开放，至三月下旬及至4月初，其
间我去过多次，油菜花依然陆续盛开着，细细发现油
菜花们已结出许多柳秀柳秀的果实，确切地说，是柳
秀柳秀的果实胞体。人们不免有些好奇，油菜花的母
株为什么不像几乎同时开花的李子桃子，任结出的
果子星星般自成一体，一个是一个，并不需要长外套
保护身体。这只能说明一点，油菜花母株对后代关怀
备至，细致入微，悉心保护，确保儿大女成人，子孙繁
衍、绕膝。

再细瞧油菜花，油菜花虽然花势如潮，蜂飞蝶舞
花香漫空，沁人心脾令人陶醉。但花的个性并不妖五
妖六，花的个性其实是很谦虚的，油菜花花茎和叶子

就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一种翠绿色、深绿色，花瓣就是
一种鹅黄色或七彩旋律中的亮黄色、金黄色，虽然植
株普遍长得高，如一般成年女子那么高，但她的花朵
却很小，每朵四瓣花，四瓣花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平方
厘米或指甲壳那么大。而油莱花的花茎相当健硕，她
的主枝干就有食指甚至大姆指那么粗，像玉米杆般
壮实，足以托举接踵而至的万千油菜宝宝——油菜
籽。

别看油菜花这小小的花朵，却有大大的潜能、丰
富的内涵。花成熟了、花盛开了，几瓣花朵的中心长
出了一根嫩尖，嫩尖继续长着长着，花朵给嫩尖一些
营养，保护嫩尖良好发育的责任尽到了，又像衣裙给
嫩尖保暖一阵后，自发散开掉落，给嫩尖宽松的生长
空间，嫩尖随后发育成一个细长的育儿袋，里面排列
着十多、二十多个油菜的小宝宝——油菜籽。前面逐
步变硬朗的尖针又正好起着小宝宝不被小鸟啄食的
作用，菜籽宝宝们生长得圆润丰满，十分可爱。农民
们开心地笑了，不言而喻，又是一个油菜籽大丰收的
好年景啊。

大好春天携手前行吧，去欣赏金光灿灿的油菜
花吧。

油菜花开
■钟 雄

塑料的，没有一点儿要谢的意思
爸爸从哪个农贸市场买回来
开得那样张扬、俗气
浓烈的红、艳丽的黄，一心想要讨好
这个挑剔的世界
衬着坚硬的油绿色叶子，我看着头疼
扔进暗的角落

任由她的明艳之姿尽数托付给尘灰

爸爸走了好些年
那束花还在
我把她从角落里迁出来，小心包好
郑重地摆在显眼的位置
开得更放肆了，浓烈的红、艳丽的黄

一心想要讨好
这个高雅的世界，死性不改

我把思念倒进庭前游荡的风
她开始与风攀谈、嬉戏
花瓣轻启，如翕动的唇
我闻到了一股芬芳

幸好
那束花还在，即使冬天
也充满生气，没有一点儿
要谢的意思

那束花还在
■殷艳妮

田 园
风 雅

食 之
八 九

吟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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